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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均明

　　數字是用來記數的符號，又叫數碼。 〔１〕在我國原始社會晚期已有數字出現的迹

象，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７年陝西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４年間陝西臨潼姜

寨遺址出土的陶器及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８年的青海樂縣柳灣墓地出土的陶器上都出現了

許多刻劃符號，其中有些被認爲是數字符號。 〔２〕而被視爲夏文化遺址的距今３５００

年以上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已出現刻劃十分規整的數字符號 、 、 、 、 等。

殷商甲骨中已經出現完整的數字體系，如《甲骨文合集》第二册所載３４１８號甲骨上，

刻著從一至九的基數。 〔３〕甲骨文最大的數字則達“三萬”。 周代金文已屢見多位數

字的表達。 至戰國時期，數字雖然繼承了商周以來的傳統，卻出現了更多的異化，形

態多樣，亦被人們附之於更多的神秘色彩。 王鴻鈞、孫宏安先生所歸納中國古代數字

思想的重要特點中，有兩條是十分符合戰國時的情形： 一是“經世致用”的實用思想；

二是“天人相應”的神秘思想。 〔４〕他們指出：“這種經世致用思想在認識上也可稱爲

‘實用理性’，指的是與生活實際保持直接聯繫的實用理性，不向縱深的抽象、分析、推

理的純思辨方向發展，也不向觀察、歸納、實驗的純經驗論的方向發展，而是横向鋪

開，向事物之間的相互關係、聯繫的整體把握方向開拓。”而“把數字附會於人事，利用

數字來預測人事的休咎即是一種神秘思想。 這種神秘思想的産生可追溯到《周易》，

《易》中用數來占卜，把數與萬事萬物聯繫起來，使人們通過數來預測萬事萬物的未

來，由此産生了數是溝通天人之間的資訊符號的觀念，這是數學神秘思想的一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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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認爲數學能運用‘天地之道’、‘神明之德’及各種人事中是數學神秘思想的主要

表現形式。”此説甚是，肖學平先生亦云：“《周易》和數學有密切的關係，對數學教育也

有較大的影響。 《周易》是遠古傳下來的一部講占筮的書，筮對數學有一定的依賴性。

‘龜，象也；筮，數也。’（《左傳·僖公十四年》）這裏認爲筮是一部與數有關的活動。

《周易》的形成、應用及發展是以數學的發展爲條件的，爲了使用《周易》進行占卜或指

導行動，數學知識是不可缺少的。” 〔１〕因此，我們在考察戰國數字時，不僅要理解其字

形字義等實在的一面，對其哲學内涵等所謂神秘的一面也應當給予適當的關注，因爲

它是當時客觀存在的思想意識，作用於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戰國數字多見於銅器銘文（包括貨幣文字）、簡帛文字等，尤以後者所見爲多，而

清華簡中屢見的編册序碼是其他已公佈之戰國簡所没有的，今舉其中一組爲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

十）、 （二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

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

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

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

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

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

十五）、 （六十六）、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

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

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零二）、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

一）、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六）、 （一百一十七）、 （一百一十八）、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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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九）、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五）、 （一

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七）、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九）、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一）。

上述序碼皆書於每簡正面之下端，與其上之正文稍有間隔，今依原字形稍加規範

録出。 據所見編碼，其中尚脱十四、十五、二十二、二十四、六十七、一百零一、一百一

十二、一百一十三、一百一十四、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等序碼簡，未補。 以上數字

皆用於表示序次，如以“一”表示“第一”，“二”表示“第二”等。 這些序碼，爲今人進行

整理提供了許多方便。 （　）内文字爲今漢文數字寫法。 此類數碼亦見於其他戰國簡

及戰國貨幣文字中。 以下試從基數“一”至“九”談起。

清華簡例“一”字與戰國時之常規寫法相同，指事，劃道爲數，劃一道即表示“一”，

柳灣墓地既有豎劃的“｜”也有横劃的“一”，甲骨文“一”字亦皆横劃，而豎劃者爲“十”，

戰國沿用之。 異體有“弌”，見 《上博三·彭祖》、 〔１〕《上博三·■先》、《郭店簡·緇

衣》 〔２〕，《説文》古文寫作“弌”，从“戈”與从“弋”之偏旁常混用。 《上博五·季庚子問

於孔子》見以“■”假爲“一”者。 〔３〕秦詔版見寫作“壹”者。

古人識數始於一，葉舒憲等先生云，“文明的開端始於文字，文字的開端始於數

字，數字的開端始於一”，不無道理。 〔４〕 《史記·律書》云：“數始於一，終於十。”古人

眼中，“一”不僅僅是萬數之始，亦爲萬物之源，《漢書·董仲舒傳》：“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淮南子·原道》：“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戰國

時期之哲學家皆以 “太一”（天一）表示萬物之本原狀態，其側重點在於 “一”，《淮南

子·詮言》：“洞同天地，混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混沌乃未分，未分即“一”，

演變從“一”開始，《郭店簡·太一生水》：“大（太）一生水，水反輔大（太）一，是以成天。

天反輔大（太）一，是以成地。”所云即爲從“一”開始的萬物生成原理。 《説文》所云“惟

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與之同理。 馮時先生云：“古人賦予太一的

含義是多層次的，其本義近於‘道’，乃萬物之始；後引申爲萬物之神，也即天神，天神

居天之中央而指建四時，故又爲主氣之神；而天神之居所則爲極星。 這些思想應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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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古人對萬數之極的‘一’的理解。” 〔１〕

清華簡例“二”字與戰國時的常規寫法同，指事，亦劃道爲數，劃兩道即表示“二”，

柳灣墓地尚有豎劃的“｜｜”，甲骨文皆以二横劃表示，戰國沿用之。 異體有“弍”，見《上

博簡三·彭祖》、《郭店簡·語叢三》，《説文》古文作“弍”，偏旁“戈”、“弋”常混用。 《郭

店簡·五行》則作“■”，從“戊”。 《中山王方壺》：“不■其心”，以“■”假爲“二”字，同

“貳”，《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思貳不貳”。

古人心目中的“二”，常爲陰、陽或天、地兩兩相伴的象徵，《淮南子·天文》：“一而

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而萬物生。 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禮記·禮

運》：“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説苑·辨物》：“二者，陰陽之數也。”

云“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 即把“五”所從“二”字之上下兩劃當作天

與地。

清華簡例“三”字寫作“ ”，與戰國時的常規寫法同，指事，劃三道即表示“三”，柳

灣墓地尚有豎劃的“ ”，甲骨文皆以三横劃表示，戰國沿用之。 戰國簡所見假爲三的

異體甚多，如“ ”見《包山楚簡》１２簡。 〔２〕 “ ”見《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

《郭店簡·性自命出》。 “晶”見 《上博三·周易》。 “厽”見《上博四·柬大王泊旱》。

“參”見《郭店簡·語叢三》；又李學勤先生告知，《臨淄商王墓地》一書１７５頁圖五所載

楚銅耳杯銘文見“杯，大二益，塚（重）參十■。”“曑”見《上博五·三德》。 “ ”見《上博

五·姑成家父》。 “ ”見《戰國古文字典·璽彙》３７５２。 〔３〕

上述所見諸字所從“Ｏ”、“曰”皆爲星星之象形，皆可讀“參”，指“參星”，《説文》：

“曑，商星也，从晶，■聲。”從 與從晶義同，通假爲數字“三”。 “ ”見《戰國古文字

典·陶彙》５、４０７，“弎”見《戰國古文字典》五，１１５，《説文》：“三，古文作弎。”

古人以天、地與人三者之組合爲“三”之象徵。 《説文》：“三，天地人之道也。”《左

傳》昭公三十二年注引服虔曰：“三者，天地人之數。”故《荀子·王制》：“天地生君子，

君子者天地之參也。”《史記·律書》：“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

清華簡例“四”寫作“ ”，未見於其他戰國簡，但見於戰國貨幣文字，如《先秦貨

幣》引貨系３５６９燕明刀背文“六十四”、 〔４〕引貨系３５６８燕明刀背文“五十四”之“四”

皆寫作“ ”。 《郭店楚簡》之《老子》甲本、《緇衣》，《包山楚簡》１４１簡、１９６簡所見“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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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亦與此字形同，則清華簡“ ”乃假借“厶”爲“四”字，“四”與“厶”上古皆爲脂部字，

聲母亦同，故通。 《説文》段玉裁注，“厶”字云：“公私字本如此，今字私行而厶廢，私

者，禾名也。”“四”之原形當作“ ”，見於柳灣墓地彩繪符號，甲骨文中亦作此形。 又

西周早期《鮮簋》“佳王卅又四祀”、 〔１〕西周晚期《逨編鐘》“四方”、戰國後期《四年■相

鈹》“四年”之“四”，又《上博一·緇衣》、《上博六·天子建州》、《包山楚簡》１１１簡，所見

“四”皆寫作 “ ”，知此形爲傳統之常規寫法。 其他形態，如 《包山楚簡》２６６簡作

“ ”，《郭店楚簡·語叢四》作“ ”，《先秦貨幣》引貨系３４２６燕明刀做“ ”。 戰國

簡中“四”字更多的是寫成“ ”，屢見於清華簡、上博簡、郭店簡等，隸定後與今天寫法

同。 丁山先生對“四”字之成因有獨到的見解，摘其要如下：“四從 ，象口形，或作

、 者，兼口舌氣象之也，……四本從口，而復從口作呬，繩之六書，不又病衍複乎？

自造字原則言之，四即呬之本字，尤信而有徵。 蓋自周秦之際，借氣息之四爲數名亖，

别增口四旁以爲氣息字，漢儒習而不察，以爲四即數名本字，於是正俗别爲異字，通假

于一文，四之形義既荒而 ‘陰陽四分’之説以起，此古誼失傳後儒皆不得其解者二

也。” 〔２〕此論具重要參考價值。 “四”象四方，亦象徵四時，四肢等，《文子·十守》：“天

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臧，三百六十節。” 《周易》以 “數”占

筮， 〔３〕一至四是占筮過程中最重要的數字。 《易·繫辭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

閏，故再扐而後掛。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形鬼神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又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

當萬物之數也。 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引而申之，觸類而長

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説文》：“四，陰數也，象四分之形，凡四之屬，皆从四。 古文四

如此，亖，籀文四。”所謂“陰數”即指《易》分陰陽之“陰”。

清華簡例“五”有寫作“ ”者，爲“五”字的常規形態，屢見於戰國簡牘文字及銅器

銘文。 “五”的本形當爲五道横畫，作“ ”，柳灣墓地陶器彩繪符號見此寫法，又《先秦

貨幣》引先秦編３４３尖足小布兹氏半背文“五十五”之個位數“五”、《先秦貨幣》引先秦

編３５２尖足大布背文“十五”之“五”、引貨系１１７２小足小布背文“二十五”之“五”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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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雨、盧岩： 《近出殷周金文集録》，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 以下凡引用殷周金文而未加説明者皆引自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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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１９２８年。

參見李繼閔： 《算法源流》，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８月。



亦如此。 丁山先生亦云：“《説文古籀補》引《丁子尊》五字作 ，猶二三四之以積畫爲

字，亦不得解以五行矣，而許君乃以五行爲 本義何也？ 曰此亦本義廢借義行，學者

習以借義爲本義，而失其本義者也。” 〔１〕

清華簡例又見“五”字之另一形態“ ”，來源則更早，如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所見

數字符號已見之。 上引清華簡例，亦多見此寫法，于省吾先生云： “ 爲五之初

文，……《説文》五之古文作 ，與古陶文、古化文合。 説文所引古文，乃晚周文字，固

未可據以爲初文也。 凡紀數字，均可積畫爲之，但積至四畫已覺其繁，勢不得不化繁

爲簡，於是五字以 爲之。 山東城子崖所發現之黑陶，屬於夏代末期，城子崖圖版拾

陸，有黑陶文化之紀數字。 其中五字作 ，與甲骨文第一期骨端常見記數之五字相

同。” 〔２〕可備一説，但其出現當晚於“ ”之寫法。 “ ”指交午，亦爲“ ”字之音符，

《説文》以陰陽交午附會之，云：“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 古文五省。”

據上，應該説“ ”爲本文，其形成早於“ ”，非省文，許氏未明其來歷也。 《説文》又云：

“午，牾也，五月陰氣忤逆陽，冒地而出。”《郭店楚簡·尊德義》所見“五”作“ ”、《緇

衣》作“ ”，《望山二號楚墓》４８簡作“ ” 〔３〕，皆爲“ ”字變體，中間所從皆當爲“午”

字，金文所見，如《戌嗣子鼎》、《效卣》“午”作“ ”，甲骨文所見如《合集》６６６４、《英國所藏

甲骨集》１９９４所見干支“午”字作“ ”， 〔４〕即證“午”爲“五”之音符。 先秦“五”字，每與

“五行”掛鈎，《尚書·洪範》：“初一曰五行……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漢儒又發揚之，《漢書·律曆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

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 《孔子家語·五帝篇》：“天有五行，水火

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説苑·辨物》：“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者，物之動莫

由道也。 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于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元象著明，莫大於日月，

窮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

二十。”“五”爲陽剛之數，常與威嚴、刑罰的内容有關。 《尚書·皋陶謨》：“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清華簡例“六”寫作“ ”，與戰國“六”字的常規寫法相類，屢見。 又作“ ”，其形

成当早於“ ”的写法。 據《先秦貨幣》引貨系１１０５尖足小布襄成背文所見“六十”爲

六個豎道，作“ ”的原理，“六”之本形積六横畫作“ ”的可能性極大。 李迪先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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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 《數名古誼》第９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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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艾蘭、齊文心： 《英國所藏甲骨集》，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



爲： 甲骨文中“ ”與“ ”並用，而在石器時代末期已有“ ”，是由簡化六個横畫而來，

由“ ”到“ ”的過渡顯然是在商朝。 符號“ ”有缺點，易與相似的符號“ ”、“ ”等

混淆，所以便由“ ”到“ ”，再到“ ” 〔１〕可從。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所見數字符號

已有“ ”形，可見其成形甚早。 丁山先生認爲數字“ ”乃假“入”而成，可備一説。 〔２〕

“ 、 ”之類象屋頂狀，故甲骨文宫、家、室之類上半皆從“ ”，“宋”字上半從“ ”，

皆作形符。 《説文》作“ ”爲訛變形態，文云：“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从入从八”，

乃附會易變而做的解釋。 古代六字常用以表示上下及四方。 《莊子·應帝王》：“出六

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淮南子·地形》：“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内”。

“六”與易之陰爻的早期形式相合，皆做“ ”。 後來陰爻纔逐漸演化爲“――”。 重卦

由六爻組成，《周易·乾卦》：“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六”爲陰柔之數，常與禮儀，祭祀

相關，《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清華簡例“七”寫作“ ”，爲先秦“七”的常見寫法，屢見，形態較穩定。 城子崖遺

址所見數位記號既見“ ”之形象，或即“七”字， 〔３〕《甲骨文合集》３４１８號所見序數

“七”，亦如此形。 《先秦貨幣》所引貨系８２平肩空首布寫作“ ”，下部彎折；引先秦編

５７３燕明刀背文“十七”之“七”作“ ”，上下皆彎折，但未見於戰國簡。 由於戰國時期

“十”字有横豎交叉的寫法，故“七”字横畫拉長，而“十”字豎畫變長，以示二者之區别，

見上引清華簡。 直至東漢，“七”字纔普遍寫作“ ”，中間的豎畫變斜而與横畫中交，

屢見於武威漢代醫簡， 〔４〕個别處已寫作“七”，如第９１簡：“黄芩一斤直七十”之“七”

字即是，與今寫法基本相同。 多數學者認爲“ ”爲“切”本字，假爲“七”。 如丁山云：

“七古作通 者，■物爲二，自中切斷之象也。” 〔５〕何琳儀先生認爲：“甲骨文作 （後

下九、一）。 象二物切割之形，切之初文，《説文》： ‘切，■也，从刀，七聲’。” 〔６〕，説是。

“七”爲陽數，微陰，屬少陽。 《説文》：“ ，陽之正也，从一，微陰從中出也。”段注：“易

用九不用七，亦用變不用正也，然則凡筮陽不變者當爲七。 但 《左傳》、 《國語》未

之見。”

清華簡例“八”寫作“ ”，爲戰國數字“八”字的常規寫法，至今未變，形態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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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金文已如此，僅彎折程度不盡相同而已。 彎折度較大者如《先秦貨幣》引先秦編

３４３兹氏半背文 “十八”之 “八”作 “ ”，引貨系１０５１尖足小布西都背文 “十八”做

“ ”之類。 《説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尚書·洪範》見“八政”：“八政： 一

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月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指當時治理

國家的八種重要政務。 〔１〕後又有“八正之氣”説，《史記·律書》：“七正二十八舍，律

曆，天所以通五行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索隱》：“八正謂之八節之氣，以

應八方之風。”八方指四方、四隅，即東、西、南、北及東北、東南、西南、西北八個方向。

易卦中“八”屬少陰。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孔穎達疏：“少陽數七，少陰數八。”

清華簡例“九”寫作“ ”，横畫未彎折，與常規寫法“ ”稍有區别。 甲骨文如《合

集》１５８２７、２０００１、３４１３８所見，大都寫作“ ”，《合集》３４１８所見序數“九”作“ ”，彎

曲方向正相反。 戰國貨幣所見“九”字，彎曲度較大者居多，如《先秦貨幣》引貨系９８３

尖足小布昜邑背文作“ ”，引先秦編４２７尖首刀作“ ”、引貨幣３１０１燕明刀背文

左九作“ ”等。 與簡文寫法相同者見《上博三·周易》，又《先秦貨幣》引先秦編３３１

小足小布武平背文等。 葉舒憲先生曾介紹“九”字本義諸説： 如林義光先生之“曲”説，

丁山、高亨、加藤常賢先生之“肘”説，朱方圃先生之“内”説，于省吾、白川静先生之“虯

龍”説，姜亮夫先生之“虯”説，衛聚賢先生之“鱷魚”説等。 〔２〕另又有谷衍奎先生之

“尻”説，文云：“九，指事字。 甲骨文是在獸類的尾巴根處加一‘丿’，表示尾巴根處，指

出屁股的所在，當是‘尻’的本字。 金文大致同，篆文變的就不像了。 隸變後楷書寫作

九。”又“‘九’爲借義所專用，尻尾之義便另加義符‘屍’寫作‘尻’來表示。” 〔３〕可備一

説。 筆者贊同“肘”字説，清華簡例所見“ ”顯然是手形，其彎曲程度較大的寫法即屈

肘之形象。 甲骨文 “肱”字作 “ ”，所從 “ ”即象人之臂肘。 加 “ ”指事，釋作

“厷”，即“肱”字是很有道理的，未加“ ”者即“肘”本字，假为数字“九”。 “九”爲極陽之

數，紀德裕先生云：“因爲古人以奇數爲陽，偶數爲陰，九在基數中是奇數的最大數，故

稱極陽數。 《易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寓意爲人君之象。” 〔４〕朱駿聲《説文通訓

定聲》：“九者，數之究也。 《易·文言傳》： ‘乾元用九，乃見天。’《楚辭·九辯》序： ‘九

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管子·五行》‘天道以九制。’”“九”又常指多數與廣大，《吕

氏春秋·有始》：“天有九野。 地有九州。 上有九山。 山有九塞。 澤有九藪。”《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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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第１１４８—１１５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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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德裕： 《漢字拾趣》第１０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子·天文》：“天有九野，中央及四方四隅，故曰九天。 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

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

曰陽天。”筮佔用數之不同，可用以區别三《易》，葛英會先生云：“三易之法對於卦象的

占斷互有異同，《易緯·乾鑿度》記三易卦象有變與不變之分，云‘陽以七，陰以八爲

彖；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注云 ‘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九六，爻之變動者。 《連

山》、《歸藏》占彖，本其質性也。 《周易》占變，效其流動也。’故《春官·大蔔》疏云，夏

殷《易》（《連山》、《歸藏》）以七八不變者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占。” 〔１〕故《説文》解

“九”云：“易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以上所述爲戰國時期漢字基數“一”至“九”的情況。 古代世界許多民族之基數

“一”至“九”常以某一筆畫的多少表示數字，典型者如：

古埃及象形數字（公元前３４００年左右）：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巴比倫楔形數字（公元前２４００年左右）：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２〕

今見中國古代數字“一”至“五”亦以横劃“一”的多少表示，發展軌迹與上述古埃

及及巴比倫同，故“六”至“九”的早期形態亦以横劃“一”的數量來表示的可能性極大，

如“九”寫作“ ”之類，衹是由於筆畫太多的緣故，而後纔以假借字替代之。 李迪先生

關於卦爻之“九六”説即源於上述假設，其文云：“《漢書·律曆志》： ‘自伏羲畫八卦，由

數起。’卦爻符號與數學符號並非無關。 據《周書·武順解》： ‘人有中曰參，無中曰

兩……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兩，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譚戒甫認爲： ‘古文卦爻之

耦，以 表之，而奇卦之 ，疑其初態本應作 ，方能適合於三。 ……由是三兩合五

（ ），以成室而生民，正《繫辭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矣。’（譚戒甫： 《周易卦

爻新論》，《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五卷二號，２９０—２９１）乾 的原形是九‘ ’，坤 的原

形是六，九六之説本此。 所以乾卦的三爻順此叫初九、九二、九三，坤卦的三爻順此叫

初六、六二、六三。 進而視‘ ’等於九，‘ ’等於六，以後重卦的數字變化，即建立在

這種九六説的基礎之上。” 〔３〕

清華簡例“十”作“ ”，或作“”。 前者爲戰國時較多見的寫法，後者則爲來源甚早

·６０２·

出土文獻（第一輯）

〔１〕

〔２〕

〔３〕

葛英會： 《中國數字的産生與文字的起源》，《俞偉超先生紀念文集·學術卷》第１１３頁，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

李文林主編： 《文明之光———圖説數學史》，山東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頁。

李迪：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一卷（上古到秦漢），第１９７—１９８頁。



的寫法。 甲骨文已見“”的寫法，如《合集》３３５８１“十五牛”之“十”字即作此形。 丁山先

生曾排列“十”字的演變過程，云；“我國紀十之法實豎一爲之。 自丨（殷墟書契三，葉

廿三），變而爲 （盂鼎），再變爲 （克鐘），三變爲 （秦公敲），四變爲 （膚鼎）爲 （詛楚

文），於是象東西南北中央五方俱備矣。” 〔１〕又云：“縱一爲丨，丨之成基於十進之通

術；觀數名成形之迹，亦可想見史前人類之進化。” 〔２〕葛英會先生認爲“十”字之形源

於繩結，云：“一些學者指出，商周金文的十、二十、三十，寫作 、 、 ，正像一根或幾根

打了結的繩子。 甲骨文寫作丨、 、 ，是由於刻劃不便，把中間像繩結的點省略

了。” 〔３〕二説有共同點，皆有一定道理。 就字形演變的形態而言，今見“丨”無疑早於

“ ”，但不能排除“丨”形亦源於繩結的可能性。 春秋戰國時期“十”字所見多種形態都

在使用，如上引清華簡序碼中同時見“丨”與“十”的寫法，又《先秦貨幣》引先秦編３５２

尖足大布背文、引貨系９３８尖足小布背文“十”、戰國後期《十九年大良造鞅鐓》“五十”

之“十”皆寫作“丨”；《包山楚簡》２６９號簡、戰國晚期《十五年上郡守壽戈》“十”寫作

“十”；《侯馬盟書·宗盟類序篇》“十又一月”之“十”作“ ”； 〔４〕《望山二號墓楚簡》７號

簡、《郭店楚簡·緇衣》“十”寫作“ ”。 《説文》：“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

四方備矣。”古人的觀念中，“十”是很大的數目了，《史記·律書》：“數始於一，終於十，

成於三。”易筮以五十爲數，爲“十”之五倍，《漢書·律曆志》：“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

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 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

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爲數。”

簡文“百”寫作“ ”或“ ”，爲戰國簡所見常用寫法，亦寫作“ ”，見於清華簡，又

見於《上博二·容成氏》“五百”之“百”等。 貨幣文字多寫作“ ”，見《先秦貨幣》引貨

系１３４６橋形幣、貨系２６５１齊 刀背文等。 關於“百”字的寫法，何琳儀先生曾考證云：

“戰國文字分兩類： 一類承襲兩周文字作 ，或再加横筆爲飾作 、 。 另一類作 、

、 。 構形不明。 或以爲百之倒文，或以爲自由演化（ 、 、 、 、 ）” 〔５〕甲骨文作

，從白，上多一横，《説文》：“百，十十也。 从一、百。 數十百爲一貫，相章也。”

前文引清華簡例所見數碼未達千數，故未見“千”的寫法，戰國簡常規寫法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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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山： 《數名古誼》第９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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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第６０４頁。



字形穩定，甲骨文所見已如此，其中一横或作圓點，如 《郭店簡·窮達以時》所見作

“ ”。 《説文》：“千，十百也。 从十，从人。”

“萬”字亦未見於上文所引清華序碼簡，此字甲骨文作“ ”，像蠍之類。 《説文》：

“萬，蟲也。 从 ，象形。”戰國文字多作 “ ”，見 《郭店簡·老子甲本》等；其下或從

“土”，見《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或從“心”，見《上博六·競公瘧》等。

中國古代數字採用十進制，世所公認，王渝生先生云：“稍晚的山東城子崖遺址出

現了‘ ’（１２）、‘ ’（２０）、‘ ’（３０）。 ‘ ’是將二個‘丨’（１０）合在一起；‘ ’（３０）是將三個

‘丨’（１０）合在一起。 這種合寫形式的出現不僅標誌了數的概念的發展和表數能力的

提高，而且證實了十進位的記數法已經使用了。” 〔１〕關於十進制産生的原因，徐品方

等先生云：“十進位的産生是因爲每個人都有十個指頭。” 〔２〕金岷等先生亦云：“數學

上的十進位制，正同十個指頭的經常撥弄有關係。” 〔３〕説是。 漢代以前，“十”以上數

字皆按十的倍數遞進設位值符號，如“十” 之十倍爲“百”，是百位數的位值符號；“百”

之十倍爲“千”，是千位數的位值符號；“千”之十倍爲“萬”，是萬位數的位值符號；萬以

上依此類推。 王渝生先生曾歸納甲骨文所見數字，云：“甲骨文記數系統屬於十進位

乘法分群數系。” 〔４〕戰國時的情形仍同，《國語·鄭語》：“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

萬方，計億事，收經人，行姟極。”韋昭解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漢書·曆律志》：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師古注：“大雅假樂之師曰： 千禄百福，子孫千億，言成王宜衆宣

人，天所保佑，求地福禄，故子孫衆多也，十萬曰億，故此謝書引以爲言。”《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引《風俗通》：“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

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秭，十秭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

漢代以後，萬以上大數纔有萬進制的應用，見《孫子算經》：“凡大數之法，萬萬曰億，萬

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萬萬京曰垓，萬萬垓曰秭，萬萬秭曰壤，萬萬壤曰溝，萬萬溝曰

澗，萬萬澗曰正，萬萬正曰載。”

上述“十”以上位值符號與一至九基數符號的結合，可構成需要表示的任何多位

數，例如基數“三”與位值符“百”結合表示“三百”；基數“五”與位值符“千”、基數“六”、

位值符“百”順序組合表示五千六百之類，這是中國數字表示多位數的基本方法，此外

尚有若干現象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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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渝生： 《中國算學史》第１６６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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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岷等： 《文物與數學》第３３頁，東方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王渝生： 《中國算學史》第１６６頁。



簡單合文。 清華簡例所見如“五十”作“ ”、“六十”作“ ”、“七十”作“ ”等；《先

秦貨幣》引貨系３１８０燕明刀背文“中二千”之“二千”作“ ”。 “二十”之作“ ”、“三十”

之作“ ”也是由簡單合文演變而來。 數字合文由來已久，李迪先生云：“數字合文亦見

於甲骨文，例如岐山鳳雛村周原遺址出土的卜用甲骨中，５０寫作 ‘ ’，５００寫作

‘ ’。” 〔１〕數字合文的主要寫法是筆畫相連或共用某些筆畫，典型者如“ ”之“七”與

“十”共用豎劃。

戰國時期之數字合文多於右下側加合文符“＝”，如《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

之“七十”、《郭店簡·窮達以時》之“七十”皆作“ ”；《望山二號楚墓竹簡》４５號簡，又

戰國後期《七年□合陽王鼎》所見“二十”皆寫作“ ”，此類寫法在戰國簡中很常見。

先秦數字亦曾有位值數的用法，它與使用位值符號的方法很不同。 在通常情況

下，兩個基數之間必須以位值符號間隔之，纔有位值關係，如“五十五”，在兩個“五”之

間加位值符號“十”，此時前一個“五”纔能表示十位數的“五十”，後一個“五”則表示個

位數的“五”，否則相鄰的兩個基數之間没有位值關係，僅爲並列的數字而已，如《上博

七·吴命》：“自望日以往必五六日”句中，“五六日”僅指“五日”或“六日”絶非指“五十

六日”。 但在先秦貨幣文字確實有過位值數的用法，如《先秦貨幣》引貨系３５６９號燕

明刀背文“六十四”作“ ”、引貨系３５６８號燕明刀背文“五十四”作“ ”、引貨系７９４

號尖足小布兹氏半背文“五十一”作“ ”，基數間不加位值符號，皆爲不折不扣的位值

數表示法。 李迪先生云：“周代記數法與商代相比，有一個明顯的進步，就是出現了位

值記數。 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土的一個中山國銅燈銘文中，３５５記作‘ ’，末

位的‘ ’表示個位五，而前一個‘ ’則表示五十，兩個五間没有用十隔開。 這説明當時

已有了位值記數的觀念，衹是應用不多，尚未形成位值制。” 〔２〕但位值表示法而後並

没有得到發展，故至今始終未能替代位值符表示法，反而逐漸被人們所忘卻。

先秦多位數還常見以“又”字附加於位值符後，如《上博二·容成氏》見“卅＝又七

年”、“十又六年”、“卅＝又一世”、“十又五乘”等。 此法亦已見於西周金文，如西周中

期《鮮簋》：“隹王卅又四祀”，西周晚期《晉侯蘇編鐘》：“隹王卅又三年”、“執訊廿又三

夫”、“大室小臣車僕折首百又五十”等。 此類用法大多見於文字叙述中，書寫編册序

碼時通常不用此法。

戰國數字常見異體字與正體字共用現象，在許多場合下有積極意義，例如： 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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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 《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一卷（上古到秦漢），第１７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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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中爲避免同字同形而用異體，如清華簡例“五十五”寫作“ ”，十位數的“五”與個位

數的“五”採用不同字形；又《先秦貨幣》引貨系３５５４號燕明刀背文“五十五”寫作“ ”，

兩個“五”字亦採用不同字形以示區别。

二、三相連時，“三”字常用異體書寫，如 《上博四·曹沫之争》：“二 （三）子勉

之”、《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二 （三）子■之”、《上博五·弟子問》：“夫二

（三）子者”等。 由於正體之“二”與“三”皆由横劃構成，豎寫時如皆用正體，兩字間筆

畫不易分清，改用異體則一目了然，不再混淆了。

一段話中出現相同數字時，其一用異體，如《上博三·彭祖》：“一命■修”、《上博

四·柬大王泊旱》“ （三）日，王又野色……三日大雨。”旨在避免重複使用相同的

字形。

綜上，戰國數字承自商、周，又由於諸國分治的原因，每字繁衍出許多異體，呈現

千姿百態的不同形狀。 數位之遞進採用十進位，萬以上亦如此，以十萬爲億，不是後

來的以萬萬爲億。 在當時人的意識中，數字又與《易》之類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使用時

頗爲講究。 直至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施行“書同文”的標準化措施，規定統一的數字寫

法，異體遂少見。

附記：本文之寫作得到清華大學李學勤師、沈建華研究員、馬楠博士及臺灣大學

周敏華博士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謝。

（李均明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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